
师郑娟是个新作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
里，她连续发表了《你，可知我对你的思念》、

《思念是一条河流》、《三月飞雪梨花白》、《等
你的夜》等多篇散文和小说，一出手，她出水
芙蓉一般清新的文风与真挚自然的情感表
达，就得到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特别是《三月
飞雪 梨 花 白》和

《等你 的 夜》，被
《今日头条》、《微
头条》等知名传媒
转载后，在网络上
和微信圈获得极
高的点击率和阅
读量。在《三月飞雪梨花白》这篇散文里，师郑
娟成功地描述了一位固守传统道德，宽厚善
良，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传统女人的形象，文笔
流畅，情感细腻，真实生动，感人肺腑。许多读
者被她描写的“奶奶”的形象感动的淌下泪
水。小说《等你的夜》描写了一位在情感上遇
到困惑的女人，一夜情的故事。在世风日下的
今天，爱情的坚守似乎异常艰难，在一个被爱
情与婚姻困扰的夜晚，女主人公出轨了。不是
因为爱，而因为迷茫，在迷茫中丧失了自己。
师郑娟在这篇小说里，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
细腻，主人公困惑、迷茫、矛盾的心理描写细
致到位，结局峰回路转，既在情理之中，又出

乎意料之外，很巧妙。颇有欧享利式的经典结
构的味道。这是作者的第一篇小说，虽然在情
节设置上还有些生硬和不自然，在主题和立
意上缺少新意，不是那么完美，但总得来说还
是不错的一篇小说。这一篇《岁月如歌亦如
酒》，描写了作者少年求学时的一段艰难岁

月，其中令人读后最难忘
的，是作者在饥饿与寒冷
交加的情况下，仍然坚持
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那些虽然艰难却令人
难忘的岁月，随着时间的
发酵，象酒一样越来越醇

香。作者今天叙述那段生活时，那过去的一切
都已经成为了醇香的回忆。正如普希金诗里
所说的，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美好的怀念。
这一篇的文笔依然保持了她清新的文风，使
人读来耳目一新。在细节描写上生动细腻，但
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对苦难的回忆，冲淡了文
章的要义。一篇文章的立意高于一切，立意决
定着一篇文章的成败。希望作者今后在创作
中能在主题把握和立意上多做思考，使自己
的作品在不失文彩的同时更加理性成熟。师
郑娟刚刚开始写作，就如小荷才露尖尖角，瑰
丽初现，如假以时日，勤奋努力，
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艳丽绽放。

小荷才露尖尖角
———师郑娟作品小议

◎ 谭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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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郑娟，山西绛县人，现居垣曲，工

商业者，垣曲县作家协会会员。喜欢读

书，热爱文学，曾在《作家在线》、《作家

新干线》、《我在河之东》、《垣曲人家》及

《舜乡》文学杂志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

多篇。主要作品有小说《等你的夜》、《春

儿》，散文《病中的姥姥》、《思念是一条

河流》、《三月飞雪梨花白》、《你，可知我

对你的思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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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月是故乡明，人是故土亲。长期在外拼搏游弋的故绛儿女，身处异乡、情系家乡，俯仰间，行走中，始终不忘用手中的笔多层次、全方位描摹生活，讴歌人

生；字里行间，既有天南地北的异地风光，又有故绛大地的恋土情怀。本刊将继续推出“异地绛县人”文学作品，与读者共享。

多稠岁月苦似酒 师郑娟

一条窄窄的山间公路，象裤带一般挂在
半山腰上，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头上是望不
到顶的山峰，脚下是看不见底的深谷，远远
望去，深谷里还有一方蓝莹莹的湖水，后来
我才知道那就是里册峪水库。一辆装满了木
头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这条裤带路
上。我和父亲就坐在车顶的木头上，身体随
着车子一摇一晃，好象随时都有可能翻下山
去，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两只手紧
紧地抓住屁股下的木头，车子每晃一次，我
的心就揪紧一次。那年我 14 岁，刚刚考入卫
庄初中，搭乘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去学校报
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下山，据说卫庄离我
的家乡桑池村有 60 多里路，如果让我走，可
能要整整走上一天。

载满木头的卡车，在又是悬崖又是水库
的山间公路上盘旋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到达
了卫庄镇。那时候，卫庄镇对我来说就是大

地方，到处都是新鲜好奇的。我的家乡是在
深深的大山里，山里人穷，我家更穷，送我上
学的父亲临走时给我留下十元钱，说是半个
月的生活费。

学校的条件很差，宿舍也不够住。我和
堂妹妞妞只好借住在校旁一个老乡旧角厦
里，没有门帘，窗户透风，后墙上还有一条裂
缝，墙体倾斜，好象随时都要倒塌。妞妞和我
是同村，又是同学。我们俩刚刚住下时，时常
在晚上吓得不敢睡沉，几次梦到在废墟中挣
扎。

学校食堂有两个灶，一个是专门卖面食
的，一个是卖菜的。父亲留给我的钱是吃不
起菜的，我们每天的主要伙食就是面条和馒
头。面条也就是汤面，每顿一碗面或者一个
馒头。记忆中，每天总是感觉饿。饥饿和寒
冷，是卫庄学校留给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第一个学期的那个冬天，我对寒冷第一
次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冬季来临，西北风
怒吼，四面透风的房子里，犹如冰窖一般的
冰冷蚀骨。晚自习后的作业，我和妞妞就爬
在这屋里一张破旧的桌子上，各占一头，昏
暗的灯光下，握笔的手冻得没有知觉，写不
了几个字，就得使劲的哈气来暖和手掌。夜
里睡下后，我们缩成一团，相互用身体依偎
着取暖，但仍抵挡不住刺骨的寒冷，到天明，
我们的手脚都是冰冷的，从来没有暖热过。

记得那次我们中午泡在盆里的衣服，下
学后连盆子都冻成了一坨坚冰。因为第二天
还要换衣服，但又没有办法洗，我和妞妞看
着冰坨一般的洗衣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在屋子角落里看到一只小竹篓，我们俩
就合计着把小竹篓拆开了，点着了火去烧洗
衣盆，希望冰块裹着的衣服能赶紧化开。当
那一根根竹条烧起来时，火焰把我们两个的
脸照得红通通的，感觉好暖和啊，真的希望
这冬天里的一把火永远不要熄灭，让我们一
直这样温暖下去。最后水盆里的冰不但没有
化开，衣服露出的个别地方还让火苗烧焦
了，房东大妈将我们好一顿臭骂。原来那小
竹篓是她们家用来在春天孵小鸡用的，却被
我们两个用来烤火化冰了。

饥饿那时是每天都在困扰我们的事。因
为生活费不够，我不能像城里的同学一样，
天天去买菜打饭。大多时间是到食堂去领一
个馒头，回到教室里，一边温习课本一边啃
着馒头。在那个衣食不能与城里孩子同步的

年代，成绩成了我们唯一的光环。吃罢馒头，
再爬到水管上一顿牛饮，接着重回教室，读
书，作业。

漫长的一个学期，寒冷加上饥饿，让我
们知道了什么叫“饥寒交加”。也似乎明白了
山里孩子为什么屡屡辍学的原因。

就在期末考试的那一天，我的饭票已经
全部用完了。因为没有钱买饭票，那天中午
我只得眼巴巴的看着同学们进食堂去吃饭，
而自己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拿碗接了
一碗自来水喝。下午强忍着饥饿，又参加了
考试。到第二天的时候，实在饿得不行了，我
找到一个曾经借过我钱的同学，要回了她欠
我的一元钱。正想着有了这一块钱今天就可
以不再挨饿了，却看到妞妞也没有进食堂吃
饭，一问才知道，原来她的饭票也已用完，同
样是在饿着肚子参加考试。于是，我们俩就
一起走到街上，用一块钱买了两个烧饼，一
人一个。买之前，我们就给烧饼铺的老板讲
好条件，买两个烧饼要给我们各搭一碗开
水。等我们拿着两个烧饼，端着一碗冒着热
气的滚开水往回走时，已经饿了两天的我
们，心里是多么的幸福与温暖啊，感觉到浑
身都是热乎乎的，等我们端着开水走回到住
的破屋时，刚刚还烫手的开水碗已经冰冷，
开水喝到嘴巴里，已经感觉不到丝毫热气
了。饿急了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饼子就
往嘴巴里塞去。刚咬了两口，妞妞忽然一声
欣喜的惊叫，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两眼发
亮，紧紧盯着窗台。原来窗台上不知道是谁

扔的两块剩馒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扔下
的，只见黑乎乎的落满了灰尘，像黑乎乎的
炭块。妞妞几步跑过去，把两块黑乎乎的干
馒头捡起来，用嘴巴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说
今晚咱们就吃这个吧，饼子留着明天回家路
上吃。妞妞说完，把一块稍大点的干馒头送
给了我。我接过来，看到馒头硬的像块石头，
上面的灰尘没有办法吹干净，我拿着在桌子
上使劲地磕，咣当咣当直响，就像石头砸在
地板上的感觉。但是肚子在咕咕地叫，嘴巴
里已经流下了涎水，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
把干馒头放进开水碗里，等不到泡软，就呼
呼噜噜连吃带喝起来。眨眼间，碗里就比猫
舔过的还干净。

睡到半夜，我被牙齿咯咯咯的声音敲醒
了。好冷啊，我想把头缩进被子里，摸了几
下，却没有摸到被子。门外的西北风正吼的

吓人，冷飕飕的风一股一股往身上扑。我爬
起来开了灯，看见妞妞小小的身体蜷缩在被
子里头，簌簌发抖，嘴里一个劲地说：“冷，冷
……”我说：“你把我的被子都扯走了，还
冷！”妞妞苦笑一下说：“今天咋就么冷呢？”
我说：“饿的。你没听戏里唱的，肚里无食身
上寒？”妞妞说：“你一说我更饿了，我要吃饼
子！”说着就腾地一下坐起来，不管不顾地抓
起桌子上的饼子就啃。看着妞妞馋的样子，
我也忍不住了，跑过去抓起另外一块饼子就
往嘴巴里塞。我们两个风卷残云，一眨眼一
块饼子就没了。饼子吃完了，可还是感觉饿，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缩在被子里，簌簌发着
抖，等待着天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第二天，学校放寒假了，我和妞妞背着自己
的书包和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回家。不知道
那 60 里山路何时才能走到头。

走了不到十几里路，我们就感觉已经走
不动了。腿发软，头发晕，脚下象踩上了棉花
一般软虚。走一段路就得歇歇。

走到一个叫斜曲村的地方，妞妞想起来
这个村里有一个远房亲戚，妞妞提出到那个
远房亲戚家里去，亲戚肯定会管顿饭吃的。
我们满怀希望地到了亲戚家，可是等了半
天，亲戚丝毫没有要给我们做饭的迹象，尽
管我们肚子饿得直叫唤，但就是不好意思给
人家讨饭吃，最后只好告辞。就在要出门时，
那个亲戚塞给妞妞一个蒸馍，我眼巴巴地看
着，可是人家亲戚却看也没有看我。

那天，我们不知道 60 里的山路是怎么一
步一步走回去的。走到离家还有十几里路的
时候，天已经黑下了。山里的夜一片死寂，不
时传来诡异的叫唤声。我们俩都只觉得头皮
发麻，谁也不敢出声。我们忘了饥饿，忘了寒
冷，只是一个劲地奔跑。黑暗中我们分不清那
里是路，哪里是沟，踩到哪里算哪里，摔倒了
我们再爬起，当时就一个心念：我要回家！

终于，远远地传来了几声狗叫，我们到
家了。

回到家里，饥困交迫的我有点昏昏沉沉，
进门就说：“妈，我饿！”等妈妈给我拿来热好
的馒头时，我却已经趴在炕沿上睡着了，手里
的书包都没有来及放下，滑到了地上。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事情对他们来
说，也许永远是个故事。不管过往有多少苦
难，如今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和值得回
味。岁月如歌亦如酒，越久越醇香。

评 论




